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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作者刘鹗(1857—1909),近代小说家。字铁云,别署洪

都百炼生,原名孟鹏。江苏丹徒 (今镇江 )人,出身官僚家

庭。幼时聪慧,青年时以风流旷达自命。1889 年写成《历代

黄河变迁图考》。后在 1897年,由山东巡抚福润推荐,得知

府任用。因遭人嫉忌,所志不获,消极颓唐,后应外商聘请,

主办山西矿务。1901年迁居北京,与友人办“东文学社”,并

学习日语。1902年,收得大批殷墟甲骨。1903 年开始创作

小说《老残游记》。1907 年,续写《老残游记》续集。1908年

被清政府明令革职,流放新疆。除小说《老残游记》外,有天

算著作《勾股天元草》、《孤之角术》,金石著作《铁云藏龟》、

《铁云藏陶》、《铁云泥封》,诗集《铁云诗存》等。

《老残游记》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在他的游历途中

的见闻和活动,着重抨击那些所谓的清官,揭露其酷吏行

径。小说的艺术技巧较高,写景自然、逼真,对人物心理刻

画也有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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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残 游 记

自   叙

婴儿堕地,其泣也呱呱;及其老死,家人环绕,其哭也号

啕。然则哭泣也者,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

下,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,灵性之现象也,有一分

灵性即有一分哭泣,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

马与牛,终岁勤苦,食不过刍秣,与鞭策相终始,可谓辛苦

矣。然不知哭泣,灵性缺也。猿猴之为物,跳掷于深林,厌饱

乎梨栗,至逸乐也,而善啼。啼者,猿猴之哭泣也。故博物家

云:猿猴,动物中性最近人者,以其有灵性也。古诗云:“巴东

三峡巫峡长,猿啼三声断人肠。”其感情为何如矣 !

灵性生感情,感情生哭泣。哭泣计有两类:一为有力类,

一为无力类。痴儿马矣女,失果则啼,遗簪亦泣,此为无力类之

哭泣;城崩杞妇之哭,竹染湘妃之泪,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

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:以哭泣为哭泣者,其力尚弱;不以哭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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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哭泣者,其力甚劲,其行乃弥远也。

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,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,《史记》为

太史公之哭泣,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;李后主以词哭,

八大山人以画哭;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,曹雪芹寄哭泣于

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:“别恨离愁,满肺腑难陶泄。除纸笔代

喉舌,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?”曹之言曰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

泪;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意 ?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,名其酒

曰“万艳同杯者:千芳一哭,万艳同悲也。

吾人生今之时,有身世之感情,有家国之感情,有社会之

感情,有种教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,其哭泣愈痛;此鸿都百

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残,吾人将老,欲不哭泣也得乎 ? 吾知海内千芳,

人间万艳,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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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回  
铁炮一声公堂解索

瑶琴三叠旅舍衔环

  话说老残看贾魏氏正要上刑,急忙抢上堂去,喊了“住

手”。刚弼却不认得老残为何许人,又看他青衣小帽,就喝令

差人拉他下去。谁知差人见本县大老爷早经站起,知道此人

必有来历,虽然答应了一声“嗄”,却没一个人敢走上来。

老残看刚弼怒容满面,连声吆喝,却有意呕着他顽。便轻

轻的说道:“你先莫问我是什么人,且让我说两句话。如果说

的不对,堂下有的是刑具,你就打我几板子,夹我一两夹棍,也

不要紧。我且问你:一个垂死的老翁,一个深闺的女子,案情

我却不管,你上他这手铐脚镣是什么意思 ? 难道怕他越狱走

了吗 ? 这是制强盗的刑具,你就随便施于良民,天理何存 ? 良

心安在 ?”

王子谨想不到抚台回信已来,恐怕老残与刚弼堂上较量

起来,更下不去,连忙喊道:“补翁先生,请厅房里去坐,此地公

堂,不便说话。”刚弼气得目瞪口呆,又见子谨称他补翁,恐怕

有点来历,也不敢过于抢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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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残知子谨为难,遂走过西边来,对着子谨也打了一躬。

子谨慌忙还揖,口称:“后面厅房里坐。”老残说道:“不忙。”却

从袖子里取出张宫保的那个那个覆书来,双手递给子谨。

子谨见有紫花大印,不觉喜逐颜开,双手接过,拆开一看,

便高声读道:“示悉。白守耆札到便来,请即传谕王、刚二令,

不得滥刑。魏谦父女取保回家,候白守覆讯。弟耀顿首。”一

面递给刚弼去看,一面大声喊道:“奉抚台传谕,叫把魏谦父女

刑具全行松放,取保回家,候白大人来再审 !”底下听了,答应

一声“嗄”,又大喊道:“当堂松刑口罗! 当堂松刑口罗!”却早七手

八脚,把他父女手铐脚镣,项上的铁链子,一松一个干净,教他

上来磕头,替他喊道:“谢抚台大人恩典 ! 谢刚大老爷、王大老

爷恩典 !”那刚弼看信之后,正自敢怒而不敢言;又听到谢刚大

老爷、王大老爷恩典,如同刀子戳心一般,早坐不住,退往后堂

去了。

子谨仍向老残拱手道:“请厅房里去坐。兄弟略为交代此

案,就来奉陪。”老残拱一拱手道:“请先生治公,弟尚有一事,

告退。”遂下堂,仍自大摇大摆的走出衙门去了。这里王子谨

分付了书吏,叫魏谦父女赶紧取保,今晚便要叫他们出去才

好。书吏一一答应,击鼓退堂。

却说老残回来,一路走着,心里十分高兴。想着:“前日闻

得玉贤种种酷虐,无法可施;今日又亲目见了一个酷吏,却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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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书便救活了两条性命,比吃了人参果心里还快活 !”一路

走着,不知不觉已出了城门,便是那黄河的堤埝了。上得堤

去,看天色欲暮,那黄河已冻得同大路一般,小车子已不断的

来往行走,心里想来:“行李既已烧去,更无累赘,明日便可单

身回省,好去置办行李。”转又念道:“袁希明来信,叫我等白公

来,以便商酌,明知白公办理此事,游刃有余,然倘有未能周知

之处,岂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吗 ? 只好耐心等待数日再说。”一

面想着,已到店门,顺便踱了回去,看有许多人正在那里刨挖

火里的烬余,堆了好大一堆,都是些零绸碎布,也就不去看他,

回到上房,独自坐地。

过了两个多钟头,只见人瑞从外面进来,口称:“痛快,痛

快 !”说:“那瘟刚退堂之后,随即命家人检点行李回省。子谨

知道宫保耳软,恐怕他回省,又出汊子,故极力留他,说:‘宫保

只有派白太尊覆审的话,并没有叫阁下回省的示谕,此案未

了,断不能走。你这样去销差,岂不是同宫保呕气吗 ? 恐不合

你主敬存诚的道理。’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。子谨本想请你

进去吃饭,我说:‘不好,倒不如送桌好好的饭去,我替你陪客

罢。’我讨了这个差使来的。你看好不好 ?”老残道:“好 ! 你吃

白食,我担人情,你倒便宜 ! 我把他辞掉,看你吃什么 !”人瑞

道:“你只要有本事辞,只管辞,我就陪你挨饿。”

说着,门口已有一个戴红缨帽儿的拿了一个全帖,后面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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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一个挑食盒的进来,直走到上房,揭起暖帘进来,对着人瑞

望老残说:“这位就是铁老爷罢 ?”人瑞说:“不错。”那家人便抢

前一步,请了一个安,说:“敝上说:小县分没有好菜,送了一桌

粗饭,请大老爷包含点。”老残道:“这店里饭很便当,不消贵上

费心,请挑回去,另送别位罢。”家人道:“主人分付,总要大老

爷赏脸。家人万不敢挑回去,要挨骂的。”

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张笺纸,拔开笔帽,对着家人道:“你叫

他们挑到前头灶屋里去。”那家人揭开盒盖,请老爷们过眼。

原来是一桌甚丰的鱼翅席。老残道:“便饭就当不起。这酒席

太客气,更不敢当了。”人瑞用笔在花笺上已经写完,递与那家

人,说:“这是铁老爷的回信,你回去说谢谢就是了。”又叫黄升

赏了家人一吊钱,挑盒子的二百钱,家人打了两个千儿。

这里黄升掌上灯来。不消半个时辰,翠花、翠环俱到。他

那伙计不等分付,已掮了两个小行李卷儿进来,送到里房去。

人瑞道:“你们铺盖真做得快,半天工夫就齐了吗 ?”翠花道:

“家里有的是铺盖,对付着就够用了。”

黄升进来问,开饭不开饭。人瑞说:“开罢。”停了一刻,已

先将碟子摆好。人瑞道:“今日北风虽然不刮,还是很冷,快温

酒来吃两杯。今天十分快乐,我们多喝两杯。”二翠俱拿起弦

子来唱两个曲子侑酒。人瑞道:“不必唱了,你们也吃两杯酒

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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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花看二人非常高兴,便问道:“伫能这们高兴,想必抚台

那里送信的人回来了吗 ?”人瑞道:“岂但回信来了,魏家爷儿

俩这时候怕都回到了家呢 !”便将以上事情,一五一十的告诉

了二翠。他姊儿两个也自喜欢的了不得,自不消说。

却说翠环听了这话,不住的迷迷价笑,忽然又将柳眉双

锁,默默无言。你道什么缘故 ? 他因听见老残一封书去,抚台

便这样的信从,若替他办那事,自不费吹灰之力,一定妥当的,

所以就迷迷价笑。又想他们的权力虽然够用,只不知昨晚所

说的话,究竟是真是假;倘若随便说说就罢了的呢,这个机会

错过,便终身无出头之望,所以双眉又锁起来了。又想到他妈

今年年底一定要转卖他,那蒯二秃子凶恶异常,早迟是个死,

不觉脸上就泛了死灰的气色。又想到自己好好一个良家女

子,怎样流落得这等下贱形状,倒不如死了的干净,眉宇间又

泛出一种英毅的气色来。又想到自己死了,原无不可,只是一

个六岁的小兄弟有谁抚养,岂不也是饿死吗 ? 他若饿死,不但

父母无人祭供,并祖上的香烟从此便绝。这们想去,是自己又

死不得了。想来想去,活又活不成,死又死不得,不知不觉那

泪珠子便扑簌簌的滚将下来,赶紧用手绢子去擦。

翠花看见道:“你这妮子 ! 老爷们今天高兴,你又发什么

昏 ?”人瑞看着他,只是憨笑。老残对他点了点头,说:“你不用

胡思乱想,我们总要替你想法子的。”人瑞道:“好,好 ! 有铁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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爷一手提拔你,我昨晚说的话可是不算数的了。”翠环听了大

惊,愈觉得他自己虑的是不错。正要向人瑞诘问,只见黄升同

了一个人进来,朝人瑞打了一千儿,递过一个红纸封套去。人

瑞接过来,撑开封套口,朝里一窥,便揣到怀里去,说声“知道

了”,更不住的嘻嘻价笑。只见黄升说:“请老爷出来说两句

话。”人瑞便走出去。

约有半个时辰,进来,看着三个人俱默默相对,一言不发,

人瑞愈觉高兴。又见那县里的家人进来向老残打了个千儿,

道:“敝上说,叫把昨儿个的一卷旧铺盖取回去。”老残一楞,心

里想道:“这是什么道理呢 ? 你取了去,我睡什么呢 ?”然而究

竟是人家的物件,不便强留。便说:“你取了去罢。”心里却是

纳闷,看着那家人进房取将去了。只见人瑞道:“今儿我们本

来很高兴的,被这翠环一个人不痛快,惹的我也不痛快了。酒

也不吃了,连碟子都撤下去罢。”又见黄升来当真把那些碟子

都撤了下去。

此时不但二翠摸不着头脑,连老残也觉得诧异的很。随

即黄升带着翠环家伙计,把翠环的铺盖卷也搬走了。翠环忙

问:“啥事 ? 啥事 ? 怎么不教我在这里吗 ?”伙计说:“我不知

道,光听说叫我取回铺盖卷去。”

翠环此时按捺不住,料到一定凶多吉少,不觉含泪跪到人

瑞面前,说:“我不好,你是老爷们呢,难道不能包含点吗 ? 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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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一不喜欢,我们就活不成了 !”人瑞道:“我喜欢的很呢。我

为啥不喜欢 ? 只是你的事,我却管不着。你慢慢的求铁老爷

去。”

翠环又跪向老残面前,说:“还是你老救我 !”老残道:“什

么事,我救你呢 ?”翠环道:“取回铺盖,一定是昨儿话走了风

声,俺妈知道,今儿不让我在这儿,早晚要逼我回去,明天就远

走高飞了。他敢同官斗吗 ? 就只有走是个好法子。”老残道:

“这话也说的是。人瑞哥,你得想个法子,挽留住他才好。一

被他妈接回去,这事就不好下手了。”人瑞道:“那是何消说 !

自然要挽留他。你不挽留他,谁能挽留他呢 ?”

老残一面将翠环拉起,一面向人瑞道:“你的话我怎么不

懂 ?难道昨夜说的话,当真不算数了吗 ?”人瑞道:“我已彻底

想过,只有不管的一法。你想:拔一个姐儿从良,总也得有个

辞头。你也不承认,我也不承认,这话怎样说呢 ? 把他弄出

来,又望那里安置呢 ? 若是在店里,我们两个人都不承认,外

人一定说是我弄的,断无疑义。我刚才得了个好点的差使,忌

妒的人很多,能不告诉宫保吗 ? 以后我就不用在山东混了,还

想什么保举呢 ? 所以是断乎做不得的。”

老残一想,话也有理,只是因此就见死不救,于心实也难

忍,加着翠环不住的啼哭,实在为难。便向人瑞道:“话虽如

此,也得想个万全的法子才好。”人瑞道:“就请你想,如想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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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,我一定助力。”

老残想了想,实无法子,便道:“虽无法子,也得大家想

想。”人瑞道:“我倒有法子,你又做不到,所以只好罢休。”老残

道:“你说出来,我总可以设法。”人瑞道:“除非你承认了要他,

才好措辞。”老残道:“我就承认,也不要紧。”人瑞道:“空口说

白话,能行吗 ? 事是我办,我告诉人,说你要,谁信呢 ? 除非你

亲笔写封信给我,那我就有法办了。”老残道:“信是不好写

的。”人瑞道:“我说你做不到,是不是呢 ?”

老残正在踌躇,却被二翠一齐上来央告,说:“这也不要紧

的事,你老就担承一下子罢。”老残道:“信怎样写的 ? 写给谁

呢 ?”人瑞道:“自然写给王子谨。你就说,见一妓女某人,本系

良家,甚为可悯,弟拟拔出风尘,纳为�室,请兄鼎力维持,身

价若干,如数照缴云云。我拿了这信就有办法,将来任凭你送

人也罢,择配也罢,你就有了主权,我也不遭声气。不然,那有

办法 ?”

正说着,只见黄升进来说:“翠环姑娘出来,你家里人请你

呢。”翠环一听,魂飞天外,一面说就去,一面拚命央告老残写

信。翠花就到房里取出纸笔墨砚来,将笔蘸饱,递到老残手

里。老残接过笔来,叹口气,向翠环道:“冤不冤 ? 为你的事,

要我亲笔画供呢 !”翠环道:“我替你老磕一千个头 ! 你老就为

一回难,胜造七级浮图 !”老残已在纸上如说写就,递与人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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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:“我的职分已尽,再不好好的办,罪就在你了。”人瑞接过信

来,递与黄升,说:“停一会送到县里去。”

当老残写信的时刻,黄人瑞向翠花耳中说了许多的话。

黄升接过信来,向翠环道:“你妈等你说话呢,快去罢。”翠环仍

泥着不肯去,眼看着人瑞,有求救的意思。人瑞道:“你去,不

要紧的。诸事有我呢。”翠花立起来,拉了翠环的手,说:“环

妹,我同你去,你放心罢,———你大大的放心罢 !”翠环无法,只

得说声“告假”,走出去了。

这里人瑞却躺到烟炕上去烧烟,嘴里七搭八搭的同老残

说话。约计有一点钟工夫,人瑞烟也吃足了。只见黄升戴着

簇新的大帽子进来,说:“请老爷们那边坐。”人瑞说:“啊 !”便

站起来拉了老残,说:“那边坐罢。”老残诧异道:“几时有个那

边出来 ?”人瑞说:“这个那边,是今天变出来的。”

原来这店里的上房一排,本是两个三间,人瑞住的是西边

三间,还有东边的个三间,原有别人住着,今早动身过河去了,

所以空下来。

黄、铁二人携手走到东上房前,上了台阶,早有人打起暖

帘。只见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,桌上点了一对大红蜡烛,地下

铺了一条红毡。走进堂门,见东边一间摆了一张方桌,朝南也

系着桌裙,上首平列两张椅子,两旁一边一张椅子,都搭着椅

披。桌上却摆了满满一桌的果碟,比方才吃的还要好看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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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边是隔断的一间房,挂了一条红大呢的门帘。

老残诧异道:“这是什么原故 ?”只听人瑞高声嚷道:“你们

搀新姨奶奶出来参见他们老爷。”只见门帘揭处,一个老妈子

在左,翠花在右,搀着一个美人出来,满头戴着都是花,穿着一

件红青外褂,葵绿袄子,系一条粉红裙子,却低着头走到红毡

子前。

老残仔细一看,原来就是翠环,大叫道:“这是怎么说 ? 断

乎不可 !”人瑞道:“你亲笔字据都写了,还狡狯什么 ?”不由分

说,拉老残往椅子上去坐。老残那里肯坐。这里翠环早已磕

下头去了。老残没法,也只好回了半礼。又见老妈子说:“黄

大老爷请坐。谢大媒。”翠环却又磕下头去。人瑞道:“不敢

当,不敢当。”也还了一礼。当将新人送进房内。翠花随即出

来磕头道喜。老妈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。人瑞拉老残到房里

去。

原来房内新铺盖已陈设停妥,是红绿湖绉被各一床,红绿

大呢褥子各一条,枕头两个。炕前挂了一个红紫鲁山绸的幔

子。桌上铺了红桌毡,也是一对红蜡烛。墙上却挂了一副大

红对联,上写着:

愿天下有情人,都成了眷属;

是前生注定事,莫错过姻缘。

老残却认得是黄人瑞的笔迹,墨痕还没有甚干呢,因笑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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